
■特约撰稿人 曹敏
夏荷婷婷
阳光灿灿南风剪剪，荷叶田田花香微微
一朵白莲碧天里，出尘而去
无惧西风烈
白酒红酒洋酒，都醉不倒亭亭的盖
红茶黑茶绿茶，都凉不过荷的心蕊
月季玫瑰枙子，都香不过清荷之幽
秋季冬季春季，都长不过夏的繁茂
池塘河边湖畔，夏荷婷婷清风徐徐
铺陈夏荷的清凉，屈原的芰荷周敦颐的爱莲
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朱自清的月下之荷
长长的光阴
染透了青绿与洁白，摇曳清风吐纳正气

夏天的云和雨
如画的蓝天白云
谁的魔法，覆手为雨
雨川剧一样变脸，从天而降
天地变色，绿的更绿灰的更灰
云长成雨季，夏天绵绵的梅雨
雷电呐喊风助威，人在雨中眺望
干渴的大地庄稼树木花草
一场雨后，喜洋洋
夏天的云和雨，交替着人的心愿

夏荷婷婷（外一首）

■陈殿功
我们的小村很小。有一棵苦楝树，那么大
我的父老乡亲，命苦
像一粒粒苦楝子，把苦含在嘴里
忍住不说，风雨来了不说
即使冰雹袭来，砸伤了脑袋，打掉了牙
也忍住不说

炊烟
一写到炊烟，家以一只归鸟的飞速
坐落到我的眼前，我切切地望着
一恍神，一炷炊烟，缭乱成
母亲的一缕缕白发，白得闪眼，似针芒
一针一针直扎在我的心上

池塘
洗衣的小妹不往池塘上望
上面眼睛太多，雪亮
她一片痴情，往镜子似的池塘里看
看漾着一层一层涟漪的池水
看他毛手毛脚揉搓衣服
看他一提一拧水往池塘流
看他一抻一抖满脸惬意
看他云朵一样悄然飘去
一恍神，眼前只剩下了一朵云

小村(外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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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余香生活余香

■■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特约撰稿人 韩月琴
从小在农村长大，我对农村的花草虫鱼都有

着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尤其是那些散落在田边沟
沿儿的花朵，或素雅，或艳丽，无论有没有人注
意到她们，她们都在热烈地兀自开放着。她们是
乡村的女儿，田边沟沿儿是她们的T台。在这炎
炎盛夏里，花儿们如火如荼地绽放着，没有商
量，却都不约而同地赶赴这一场盛大的花事。

你看，晨光中，那淡紫色的豆角花，多像一
只轻轻站在绿茎上的蝴蝶，小心翼翼地展开淡雅
的翅膀，把淡淡的紫色呈现给这个世界，尽自己
的绵薄之力为这美丽的大自然增色添香。

比豆角花稍微张扬一些的是金黄色的黄瓜
花，花朵很像一只小黄碗，只不过碗的边缘不够
圆润，像是谁给她打开了几个规则的豁口，碗底
站着几根精神抖擞的花蕊，好奇地向外张望着。

比黄瓜花更灿烂的是丝瓜花，丝瓜花周身都
是灿烂的淡黄色，像一只圆形的碟子，碟子边缘
呈圆润优美的弧形，好像画在纸上的图案，为花
朵增添了许多美感，引得活跃在田野的蜜蜂频频
光顾。

比丝瓜花更爱炫耀的是硕大的南瓜花，她满
身都是炫目的金黄色，形状跟丝瓜花颇有几分相
像，但比丝瓜花更大、更丰满，足有手掌那么
大。她仗着自己色彩鲜艳、身姿动人，无论是在
晨风中还是在阳光下，只要感觉到一点点空气的
流动，就赶快像只金色的蝴蝶一样扭动灵活的腰
肢，翩翩起舞，仿佛她生来就是为了炫耀的。

别看她们的花朵开得热热闹闹，其实，结果
才是她们的天职。只要给足水分，她们就会热烈
而绚烂地绽放，辛苦地孕育出肥硕的果实，果实
一天天长大、成熟，她也在一日日老去、枯萎。
最后，落入脚下的泥土，与土壤融为一体，为下
一朵花的开放贡献绵薄的力量。“落红不是无情
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说得多么贴切！她们无
缘看见肥硕的果实被一双双农人的手摘下，然后
搭乘一辆辆卡车、三轮车进入繁华的城市，进入
热闹的菜市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被人买回
家，带进厨房，或凉拌或烹炒，成为一道道佳
肴，盛在精致的盘子里，摆放在铺着印花桌布的
餐桌上，供人们品评、享用，体现着她们的最大
价值。而这一切，绚丽的花朵却无从得知，更无

缘相见，但这丝毫不影响她过好自己的一生，她
不悲不喜，不惧风雨，始终以傲然的姿态开放。
因为，她的心里始终装着一件事：迎着朝阳，以
最美的姿态绽放并积蓄力量，结出肥硕的果实！

除了这些比较实用的蔬菜花，田间地头还有
很多各具特色的观赏花。

俗话说：“秋赏菊，冬扶梅，春种海棠，夏
养牵牛。”可见，在众多花草中，牵牛花可以算
得上是夏天的宠儿了。在我的家乡，牵牛花主要
有三种：第一种花朵较大，形状很像一个紫红色
的喇叭，花朵里足以放得下一个鸡蛋。她的叶子
也比较阔，是一片绿色的心形。在我的记忆里，
她没有别的名字，就叫喇叭花。第二种俗称黑白
丑，据说，种子可入药。她的花朵比紫红色的喇
叭花小一些，花朵是鲜艳的蓝色，在阳光下的绿
叶丛里显得格外精神。还有一种，俗称打碗碗
花，花朵比蓝色的喇叭花更小，颜色呈现淡淡的
粉红，好像一个含羞带娇的少女，在微风里小心
翼翼地点头，仿佛对谁都有求必应似的。虽然这
三种都是牵牛花，但是从小到大，我从没有叫过
她们的学名，自作主张地一律把她们叫喇叭花。

没有人知道野生喇叭花的出处，植物学上说
它产于南美洲。可它怎么就来到了这里？是风送
它来的么？没人知道。因为她的色彩艳丽，城里
爱花的人也会把她种在高楼大厦的阳台上。我总
觉得，在乡村“野”惯了的喇叭花到了玻璃封闭
的阳台上，肯定会感到束手束脚，花开得战战兢
兢。你看，在乡村，野生的喇叭花遍地开放，她
的茎须想伸多远就伸多远，她的花儿想开几朵就
开几朵，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她们就这样年复
一年，欢天喜地地为乡村风景贡献自己的力量。

散落在田间地头的这些花朵，尽管花型各
异、大小不一、颜色不同，但是她们都有自己独
特的个性与美丽，都是大自然最宠爱的女儿，每
天，她们都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用自己的
美丽装扮着朴素的乡村，装扮着农人日臻美好的
生活。

其实，我们的生活不是也应该像乡村的花朵
一样吗？不管有没有人欣赏，都要热烈绽放，不
为别人，只为自己；做最绚丽的自己，在忙碌的
生活中朝着梦想努力前行，才是通向铺满芳香和
阳光的坦途。

乡村的花朵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夜来香
我一般，都在白天写书法
再亮的灯，都不如在太阳的辉照里
更看得清生活，横竖撇捺的每一个部首
读诗，我则在晚上进行
夜熄灭了太阳，渐渐熄灭尘世一切灯火
读着读着，我“啪”的关掉台灯
有只蛾子，乱了方寸
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听见它“砰砰砰”连续撞在南窗上
刚读过的那些句子，被黑暗浇灌后
渐渐生根发芽、长叶
渐渐绽放洁白的花，溢出浓浓的香来

茉莉
茉莉的心事，在艳阳下蓄得越来越饱满了
昨晚，我把它从明月里移至金屋，藏娇
接下来这段时光，每次我一进家
清香就扑鼻而来
为我开门的妻子，发间、衣袂、纤手、微笑
也沾满了芬芳。有种久违了的，初恋味道

一抹香
办公桌上这盆一抹香
清风徐来，并无丝毫芬芳
可如果用手轻轻抚摸，它青翠肥厚的叶片
再放至面前轻嗅，香气却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我也一样，你没有认认真真
把我从头到脚
从发肤心肝到肺腑胃肠，摸上一遍
你就不知我，其实非臭非硬
而是香喷喷温柔柔的，一抹香

花之香（组诗）

■特约撰稿人 贾鹤
第一次听到“人间不值得”是看

《吐槽大会》时，遂对主持人李诞产生了
兴趣，上网搜他的个人介绍，一句“人
间不值得”，一下入脑。

为什么入脑呢？说这话的时候有一
种玩世不恭，有种看惯人世浮沉的沧桑
和淡然，有种阅遍繁华回归心如止水的
超脱，有种历经事情随遇而安的无谓。

除了字面本身的含义，由此引起的
感想就太多了，不值得三个字好像一下
就抹掉了生活里暗潮起伏的磨难，也否
定了日子里春风拂面的小欢喜。

一句不值得的定论让生死过程中的
善与美、爱与痛都化为一句波澜不惊的
无谓。我不甘心，就好像我一直努力前
行，用行动去叩响我追求的每扇门，当
我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伤痕累累来到
跟前，打开门出来一个扫地僧，对我展
开蒙娜丽莎迷之微笑，来一句：人间不
值得。

值不值得是每个人心里的一杆秤，
一头连着现实，一头连着心。我用它称
理想、称友情、称欢喜、称失望，在每
个引起心海起伏潮落潮涨的时候，问自
己，是否不够洒脱，是否让情绪一直偏
离不值得的一端，所以才会饱受喜怒哀
伤的困扰。

真的不值得吗？我只知道每个经过
都是成长必须面对的考验，每一次流过
的眼泪都会在成长的墓志铭上熠熠闪
光。在不值得的度量中，所有的经过都
成了过往，所有的过往聚合，被吞咽、

沉淀、瓦解、循环，再以新的形式再
生，它是20岁时鲜活心温上那层薄薄的
茧衣，它是羞涩眼眸上那层雾状的薄
冰，它最大程度抵御了世间的风刀霜
剑，一句不值得，就能让心百转千回
后，立于不败之地。

回望往事，探询来路，触摸现在，
真的不值得吗？

轻易融化那层薄茧的，有很多来自
心的叛逃，你知道，这是可感触的幸
福，让你动容的美好。在每个太阳升
起、街上车水马龙，把自己置身碌碌人
潮的包裹，是一种值得。你知道，这是
人间的体验，温暖的自生自长。

辗转在夜的河流，你听见楼下女人
尖利的嗓音划破黎明的幕布，世界像睁
开睡眼的婴儿，在打呵欠、揉鼻子，尘
埃在光线里明亮，这是新一天的启封，
被复印着的日子，死去和重生的交替，
被烙印的意识自动提醒你遵守已规划好
的秩序，你在守护中握着你的值得。

值得吗？再次一一确认，在笑的肆
无忌惮，在无聊的无以复加，在郁闷的
抓心挠肝，在自我欺骗的夜不能寐，在
心痛的辗转难眠，在欢喜的悄然动容，
在我和我的第N次游戏，探根究底：人
间，究竟，值，不值得？

不同于一个问题可以有无穷多的谜
面，这个问题始终只有两个选择，相信
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做出评
判。但对于我，它从来不是选择，在唯
一的填空里，它将矢志不移地写着：人
间值得。

人间不值得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一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村庄成了大蒸笼，

只有在清晨才能感到些许凉意。那是黑夜在消失
之前，将积攒整夜的凉风化成露珠，点缀在树
叶、草尖和禾苗上。趁着这股凉意，大人们扛着
农具下地，除草的除草，追肥的追肥。伏天正是
秋苗生长的旺季，“六月不热，五谷不结”，晨露
把人们的裤脚打湿，还以清凉，所以那一刻农事
的辛劳竟成了快意的享受。直到太阳在玉米秆和
影子之间投下 30 度左右的夹角，人们才起身回
家。在田间劳作时，大人们就掐好了中午做面条
要用的鸡冠花菜，顺便把薅下的马齿苋装进袋
子，马齿苋可以喂猪，如果剁碎了，拌上麦麸，
就成了鸡鸭鹅的美食。

农村孩子当家早，大人们下地，他们准备饭
食。那时弟弟负责看火，其他由我来做。火光映
着他的小脸，像是谁把胭脂涂到了他的脸上，让
那小脸变成秋天果园里最红的苹果。饭做好后，
父母还没回来，我和弟弟便坐在院里读书，“一日
之计在于晨”，无论寒暑，读书都是清晨必修课。
吃过饭，大人们凑在一起做活计。他们有时在池
塘边，借着从水面吹来的凉风；有时在巷子尽头
的门楼下，风穿堂而过时，将燥热也一并带走。
那些活计烦琐无趣而又机械劳累，就是用细针把
鸡毛一根根穿成片，最终卷成一把盛开的大丽
花。孩子们捉了天牛、蝉和花蛛蛛等聚在树下玩
耍，能消磨半日时光。

那时虽有风扇，但常在晚饭后停电，人们便
三三两两走到街头乘凉，闲聊之际免不了谈些鬼
怪故事。那时我胆小，好奇心却重，故常被吓得
寒毛竖起，又欲罢不能。回去时便觉鬼魅重重，
不敢独自睡觉，跑到母亲床上。母亲怕蚊子，早
早在床四周绑上竹竿，将蚊帐支起来。蚊子在帐
外不得而入，气得“嗡嗡”乱叫，但帐内似乎更
热了，母亲的手一刻不停地摇着芭蕉扇，那风拂
过我小小的身体，我能觉出皮肤上的汗毛来回飘
荡、风过树林的清畅。母亲的手很神奇，有时突
然醒来，明明已听见了她轻微的鼾声，可手中的
扇子却还在摇着……

二
正午的阳光像伸向水底的明晃饵线，锐利、

热烈，极具杀伤力。阳光照着树叶，尽管那树叶
是绿色的，但能看见叶脉上微微旋起的热气，仿
佛下一秒就要燃烧起来。柏油路上的沥青几乎被
晒化，散发出一种物体焦灼的气味，道路尽头似
有一层透明的幻境，仿佛穿过那层幻境，就能到
达一个清凉的世界。狗趴在门檐下直吐舌头，猫
大概是寻到了清凉的去处，躲起来独享了，猪躺
进泥坑里不出来，蝉在看不见的树丛里没命地嘶
鸣，空气凝滞黏稠，炎热制造的汗水像胶水，将
人周身牢牢粘住，让人只觉湿热难受。

“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这是
杨万里的诗句，隔了千年尤如此。午后卖冰的叫
卖声绵延悦耳，充满无限清凉。“卖冰果喽！又甜
又酸的冰果！”那时祖母已八十多岁，却是个老小
孩，她把钱从竹席下拿出来给我们买冰果，自己

也要吃一个，她的假牙咬不动，便把冰果化在碗
里喝冰水，等到冰果化得只剩一个鸟蛋大小的冰块
时，她便连冰水一起倒进嘴里，让它在嘴里融化，
让凉意从唇齿飘进肺腑。吃完冰果，祖母便睡下，
有时能睡两个小时，有时一刻钟便醒来……

午后整个村庄似乎被酷热攥紧了喉咙，除了
蝉鸣，只剩一片沉寂。可“蝉噪林逾静”，因了蝉
声，村庄反而更显沉寂。唯池塘一片欢腾，男孩
子们把鸭、鹅驱赶上岸，在水里尽情欢腾，会水
的凫水、不会水的在岸边双手按住底下的泥沙，
双脚上下扑腾，击打出无边的浪花。当这些玩腻
了，他们就比赛扎猛子或打水仗，非要把整个池
塘搅腾沸了不可。整个夏天，他们会被晒成一条
条黑黑的泥鳅。男孩子们在水里清凉而欢乐，
鸭、鹅躲在岸边的泥地上，眼神里尽是乐园被掠
夺的哀怨和无奈。

三
傍晚的火烧云常把西边的天空染成红色，把

天空下的村庄涂成橘色，在太阳彻底坠入山谷之
前，火烧云提着它的颜料桶，把天与地刷成一幅
流动的立体油画。我和弟弟把水缸里压满水，用
小桶盛着，沿木梯爬到房顶，将水泼到房顶西北
角上，只听“嗞”的一声，暴晒了一天的水泥像
海绵，瞬间把水吸收了。想必房顶是渴坏了，要
一连喝上十几桶水，才肯闭上嘴巴。我和弟弟将
苇席铺在上面，将枕头和毛巾被摊开，便制成了
夏夜的凉床。

读到陆游的“堂中无长物，独置湘竹床”，便
觉这房顶的凉床就是我的湘竹床，甚至比陆游的
还美，因它刚好笼罩在一棵高大的椿树丛下，有
了天然的穹顶。记得有一年，父亲将电线扯到房
顶，把电视机和电风扇都搬上去，我们吹着风，
看着电视，吃着从菜园里采摘的西红柿和黄瓜，
真是无比惬意。半夜时分，凉风渐起，吹得椿树
丛“哗哗”作响，仿佛那树是因感觉凉意而发出
了惬意笑声，又似初春山涧的小溪，那笑声带着
饱饮春光的欢快。哦！不，那更像是夏夜弹拨的
安眠曲“睡吧！睡吧！我的宝贝”，来抚慰燥热难
眠的小孩。

偶尔从树丛深处传来几声布谷鸟的叫声，或
蝉的梦呓。星星高远密稠，在夜空中闪烁成一条
星星的河流。透过树缝看，星星便成了镶在树上
的钻石，又像是树上结了闪光的果子，让我总想
起 《西游记》 中的人参果，若我吃一颗星星果，
不必长生不老，只要快快长大就好。现在想来，
时光才是星星果，它已不知不觉把我变大，可长
大有什么好呢！当我躺在房顶看星星时，星星也
一定落在我的眼里了，我闭眼睡了，星星便从我
的眼里跑进了我的梦里。

有时睡着睡着会突然落雨，如果不大，我们
就让雨淋到身上，把它看作是老天赐予的清凉
剂。那样的夏夜刻骨铭心，我可能会忘记那些在
空调屋里度过的许多个清凉的夏夜，却永远忘不
掉那些睡在房顶的夜晚，它们像珍宝一样闪耀在
我记忆的海洋之中。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这样写
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
下有清风。”于我，便是“何以消烦暑，卧睡房顶
上。眼中唯星辰，夜半有凉风”。

何以消烦暑

■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

一
唢呐声一响，村里人就知道是谁家

有人死了。吹响器的声音能翻过村里的
矮墙穿过村头的小树林，一直响到下一
个村子。那时，不只是空气，连声音都
透着亮。

看热闹的大人小孩儿并不着急，吃
了早饭，大人只管忙活手头琐碎的家务
活儿，孩子们就那么来回蹿着蹦跶。等
嘹亮而又哀伤的唢呐声再次响起，人们
陆陆续续地就出来了。

不一会儿，村里十字路口的土坡上
就都站满了人。死了的人，就在路口中
央的棺材里。响器班儿的男人和女人吹
着走着，那个女人会偶尔跳起来，把步
子走得不一样些，围观的人会觉得她很
有能耐，孩子们甚至认为她那个样子很
是时髦呢。

棺材的四面趴着那个死了的人的亲
人们，一个个哭得令人动容，让个别心
软的人都忍不住落下泪来。大人三五成
群地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议论着棺材
里的人活着时的不易；议论着这家媳妇
的惺惺作态；议论着这家闺女在婆家的
零星传闻。小孩子呢，面对棺木面对死
人，似乎也并不那么惧怕，只当有趣的
事情闹。放在平时，面对胡闹的孩子，
大人常吓唬他们“不听话等晚上让老黑
猫把你吃了”。然而此时，没有哪个家长
会为了制止孩子的顽皮而用“再不听话
等晚上让那个人把你带走”来吓唬孩子。

我胆子不大，跟着大人去看吹响
器，只敢远远地瞧着，一面觉得悲伤，
一面觉得茫然。我也只敢看看吹响器，
过了晌午跟到地里看埋人我是万万不敢
的。那时，“死亡”对我来说是个不可思
议的复杂的词语。

十五岁那年的春节，下了一场我记
忆中最大的雪。在那个积雪足有一尺多
深的大年初二的清晨，我深一脚浅一脚
地赶到了姥姥家，姥爷去世了。我却不
敢到堂屋去，只是在东屋里陪姥姥流
泪。所有人都劝着姥姥说，这样也好，
姥爷不用受罪了，姥姥也不用照顾姥爷
了。棺材合上的一刹那，我还是看见了
姥爷的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了的人
的样子，那是我的亲人，除了心疼，我
不知道还要怎样。

二
死亡，是个隐晦的词。即使每个人

都清楚，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归
属，但每一个人都因为恐惧而闭口不谈。

我喜欢夜晚，喜欢夜晚的星空或是
漆黑一片。夜空是那么神奇，它的邈远
时而让我忧郁，感叹时间的无情空间的
不可捉摸；时而又让我心胸豁然，看淡
眼前的琐事和无谓的纷争。就如身置容
纳百川的海边一样，仰望头顶那片包罗
万象的夜空，死亡的概念在我的思维里
开始模糊有形。

公公打电话让我俩回去的时候，我
和老公就有了预感，估计奶奶时间不多
了。到了家，看着躺在床上八十多岁的
奶奶，看着她瘦小的头，看着她干枯的
塌在被子下的身体，看着她操劳一生换
来的平静的脸，我又一次发现自己什么

也做不了。当看到她的眉头逐渐紧锁又
慢慢舒展开来，我意识到奶奶已经走了。

婶婶四十出头的年龄，虽然都说
“女人四十豆腐渣”，而婶婶活得比同龄
人更显年轻精致。一场车祸，她骤然无
意识地躺在了重症监护室。在短短的几
分钟探视时间里，看到躺在那里的她，
我的心是空的，在她的耳边说着要她好
起来的话。我说：“婶婶，你好起来啊！
你醒来啊，你今后用的面膜我全包了。”
婶婶爱美，就如她热爱生活。我不富
有，但是那一刻，面对生命，我是虔诚
的。那一刻，在生命面前，一切都不值
一提。但亲人的眼泪没能留住婶婶，她
终究没能醒来。

对于婶婶的离去，我是不接受的，
我和婶婶的感情较之别的婶侄是不同
的。比我大不够十岁的婶婶除了家长里
短，和我是可以聊聊其他话题的。停尸
房，那本是让我想到就心里一寒的地
方，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失声痛哭！
失声。是的，悲伤得失了声。也是那时
候我才知道，好多词只有你亲身体验
了，你才会懂得它的无可替代。那一
刻，我感觉自己就站在生与死之间的那
条线上，我在生的这边，而婶婶不在
了！我真的还没弄得懂生的意义，面对
死，我不再害怕，却更加感到自己的无
能为力。

和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婶婶走了，却
是我最痛彻心扉的一次生死离别。三十
多岁了，面对死亡，我也终于不再害
怕，不再不知所措。

三
不再害怕，并不是我弄明白了生与

死的奥妙。活着的人是不会知道死亡是
怎么一回事的，再说，活着的人也还没
弄明白活着是怎么一回事呢。到了我这
个年龄，拽着青春的尾巴正向中年跨
步，看多了生死后，我不知道这种“不
再畏惧”是习惯麻木了，还是真的看透
看淡了。

六十多岁的姨夫突然离世的时候，
弟弟或是诧异或是质疑过我的冷静，或
是他眼中我的无情。我也曾怀疑过自己
是不是变得冷漠了，不过我很快就否认
了这个结论。我的泪水是真的，它来自
对亲人的不舍；我的冷静也是真的，因
为我不再幼稚脆弱，而是有了一些面对
及处理事情的能力。

看过 《岛》 后，对于生死，我有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感谢《岛》，它让我
第一次觉得死亡也并不可怕，死就是一
种传承啊，活着的力量的传承。

被送上岛的命运固然让人绝望，因
为在那里便意味着等死。可是，为什么
就非要觉得在岛上是等死，而在这个世
界的其他地方就不是等死呢？只是生活
的空间不一样啊。难道是因为时间？但
是，被疾病判了死刑后的已知，为什么
就不能比未知的其他风险留给自己的时
间更长呢？

记得一个作家在他的文章里写道：
送移民的朋友出国，虽然知道这辈子都
不会再见面了，但我们依然很认真地拥
抱彼此，道着珍重，送着祝福。我们何
不把死亡也看作是一次永不再见的离别
呢？

永不再见的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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